
香
港
有
一
部
電
影
叫
︽
前
度
︾
，
陳
偉
霆
、
阿

嬌
、
衛
詩
雅
出
演
的
。
夾
在
前
任
和
現
任
之
間
的

男
子
，
優
柔
寡
斷
割
捨
不
清
。
時
空
流
轉
，
看
着

曾
經
親
密
無
間
、
整
日
彎
在
臂
彎
裡
的
那
個
人
，

跟
旁
人
在
一
起
重
演
當
日
的
甜
蜜
，
心
中
五
味
雜

陳
自
是
難
免
，
可
誰
的
新
歡
不
是
別
人
的
舊
愛
呢
。

有
一
天
夜
裡
，
寫
東
寫
西
的
酣
暢
，
月
已
偏
西
了
，

仍
睡
意
全
無
。
一
時
興
起
，
約
了
幾
個
朋
友
出
去
喝

酒
。
環
市
中
路
的
小
酒
館
，
開
在
一
棵
高
大
的
榕
樹

下
，
路
邊
隨
意
擺
了
幾
張
沒
有
靠
背
的
圓
凳
，
桌
子
也

沒
有
。
各
國
來
的
啤
酒
，
各
色
口
味
倒
是
難
得
的
齊

全
。
等
我
們
都
選
好
啤
酒
，
掌
櫃
的
隨
手
一
扔
，
開
瓶
器﹁
嗖﹂

的
飛
了
過
來
，
手
腳
利
索
的
朋
友
單
掌
一
揚
，
穩
穩
地
就
給
接
住

了
。
三
下
兩
下
，
都
給
起
開
瓶
蓋
，
連
瓶
帶
酒
放
在
各
人
凳
腳
邊

上
，
再
隔
着
街
招
呼
一
聲
，
對
面
舖
子
裸
着
上
身
的
大
叔
，
樂
顛

顛
就
給
送
來
兩
包
花
生
。
不
用
問
，
準
是
熟
悉
的
鹹
乾
味
道
。

大
叔
顫
着
一
身
的
五
花
腩
，
還
沒
回
到
舖
子
，
我
們
已
經
開
始

撈
起
酒
瓶
，
交
叉
相
碰
，
各
自
才
抿
了
一
口
，
有
個
朋
友
就
忍
不

住
感
嘆
，
這
樣
自
在
喝
酒
吃
東
西
的
地
方
是
愈
來
愈
少
了
。

這
一
聲
感
嘆
是
有
典
故
的
。

這
位
朋
友
生
得
高
大
健
碩
，
臉
卻
精
緻
好
看
，
撩
妹
的
手
段
更

是
高
明
，
交
過
的
女
朋
友
，
兩
隻
手
也
數
不
過
來
。
這
個
朋
友
並

不
花
心
，
每
一
段
感
情
都
全
情
投
入
，
也
可
能
是
情
深
緣
淺
，
總

歸
都
沒
奔
成
婚
姻
。
不
過
，
他
屢
戰
屢
敗
、
屢
敗
屢
戰
的
生
活
態

度
，
倒
是
讓
我
們
都
極
為
艷
羨
。
臉
好
看
的
人
，
在
哪
兒
都
容
易

發
生
愛
情
吧
。

生
活
在
城
市
裡
，
個
人
口
味
習
性
、
消
費
能
力
各
不
同
，
經
年

下
來
，
不
管
是
酒
吧
、
餐
廳
、
茶
樓
、
大
排
檔
，
還
是
冰
室
、
咖

啡
館
，
總
有
幾
處
特
別
合
心
水
的
去
處
。
拍
拖
時
，
自
然
也
是
兩

個
人
首
選
的
消
費
場
所
。
但
凡
有
口
碑
的
地
方
，
很
容
易
引
起
共

鳴
。
在
一
起
的
時
候
還
好
說
，
一
旦
分
手
了
再
去
就
有
兩
重
尷
尬

埋
在
裡
頭
。
一
則
難
免
觸
景
生
情
，
二
則
遇
到
舊
愛
的
頻
率
高
居

不
下
。
心
裡
存
了
這
個
顧
忌
，
再
次
光
臨
的
念
頭
很
輕
易
就
會
被

打
消
。

街
市
喧
囂
舖
子
林
立
，
要
發
掘
一
批
更
好
的
吃
喝
之
處
，
其
實

並
不
太
容
易
。
人
的
感
官
，
尤
其
是
舌
頭
，
比
最
擅
長
情
緒
變
幻

的
女
生
，
還
要
難
伺
候
一
百
倍
。
一
模
一
樣
的
食
材
、
不
差
分
毫

的
料
理
手
法
，
只
是
因
為
擺
盤
時
，
碟
子
的
花
色
和
形
狀
稍
稍
不

同
，
呈
現
在
舌
尖
上
的
味
道
，
可
能
就
相
去
萬
里
了
。
更
何
況
要

找
一
間
餐
飲
出
品
對
胃
口
、
裝
修
風
格
對
喜
好
的
食
肆
，
這
難

度
，
絕
不
低
於
重
新
找
一
個
趣
味
相
投
的
戀
愛
夥
伴
。

朋
友
的
感
慨
便
是
由
此
而
發
。

和
舊
愛
道
別
，
還
要
搭
上
最
愛
光
顧
的
餐
廳
美
食
，
這
個
朋
友

並
非
孤
例
。
我
曾
認
識
一
個
癡
迷
於
深
圳
某
間
餐
廳
印
尼
炒
飯
的

朋
友
。
他
一
年
中
至
少
要
去
吃
一
百
次
以
上
。
有
一
次
失
戀
過

後
，
這
一
癡
迷
到
骨
子
裡
的
嗜
好
，
竟
然
輕
描
淡
寫
就
戒
掉
了
。

起
初
我
以
為
他
只
是
吃
膩
了
，
直
到
有
一
回
在
他
家
吃
飯
，
才

發
現
他
做
的
印
尼
炒
飯
已
經
爐
火
純
青
。
原
來
，
他
戒
掉
的
只
是

那
間
會
讓
他
回
憶
萬
千
的
餐
廳
。
相
愛
的
真
相
，
放
在
柴
米
油
鹽

的
煙
火
裡
，
其
實
是
在
找
口
味
相
同
的
飯
搭
子
。
誰
知
道
飯
搭
子

沒
找
成
，
把
飯
堂
也
給
弄
沒
了
，
這
該
是
多
麼
痛
的
領
悟
啊
。

幾
瓶
啤
酒
下
肚
，
微
微
醺
，
剛
剛
好
，
乘
着
幾
分
醉
意
，
我
們

也
約
定
，
在
座
的
不
管
是
誰
，
哪
怕
新
交
的
女
朋
友
貌
若
天
仙
、
嬌

似
芙
蓉
，
大
榕
樹
下
這
塊
肆
意
對
酌
的
地
方
，
千
萬
不
能
再
淪
陷
。

舊愛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委
會
在
最
近
幾
十
年
內
，

廣
泛
收
集
意
見
，
誠
邀﹁
評
委
會﹂
以
外
的
專

家
，
提
交
文
學
方
面
的
報
告
，
而﹁
報
告﹂
內

所
推
薦
的
作
家
，
大
都
不
在
院
士
視
野
之
內

的
。

其
實
，
獲﹁
諾
獎﹂
與
否
，
與
翻
譯
作
品
也
大
有

關
係
。

以
華
文
作
家
為
例
。
高
行
健
被
視
為
冷
門
黑
馬
，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是
由
馬
悅
然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的
。
至

於
莫
言
，
他
的
九
部
長
篇
小
說
，
則
是
由
美
國
著
名

漢
學
家
葛
浩
文
︵H

ow
ard
G
oldblatt

︶
翻
譯
成
英

文
的
。

馬
悅
然
近
年
在
新
加
坡
、
香
港
、
澳
門
的
演
講
，

談
到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與
中
國
作
家
，
也
特
別
強
調
已

去
世
的
魯
迅
、
巴
金
、
艾
青
等
人
。

可
以
說
，
這
些
作
家
本
來
也
有
可
能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只
是
時
不
我
與
吧
！

至
於
談
到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
埃
斯

普
馬
克
指
出
：﹁
每
個
國
際
性
文
學
獎
項
自
然
都
有

一
個
政
治
性
的
方
面
。
不
過
，
也
有
必
要
在
政
治

﹃
效
果﹄
和
政
治﹃
意
圖﹄
之
間
做
出
區
別
。
前
者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經
常
也
是
不
可
預
見
的
。
而
後
者

是
瑞
典
學
院
明
確
地
禁
止
的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到
底
名
額
有
限
，
不
可
能
面
面
俱
到
。

據
︽
國
家
圖
書
︾
雜
誌
一
九
五
一
年
調
查
所
得
，
之
前
五
十

年
的
獲
獎
名
單
上
三
分
之
二
的
獲
獎
作
家
是
實
至
名
歸
。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作
家
中
，
最
受
質
疑
的
是
賽
珍
珠
。

套
埃
斯
普
馬
克
所
說
：﹁
兩
次
大
戰
期
間
的
瑞
典
學
院
缺
少

必
要
的
手
段
來
評
判
西
方
文
學
最
有
活
力
階
段
之
一
，
而
面
對

亞
洲
文
學
創
作
能
提
供
的
成
就
更
加
無
能
為
力
。﹂

這
倒
是
實
話
實
說
。

現
代
獲
獎
作
家
，
獲
得
普
遍
認
同
的
，
是
紀
德
、
艾
略
特
、

福
克
納
、
海
明
威
和
薩
繆
爾
．
貝
克
特
︵Sam

uelBeckett

︶

等
作
家
。

埃
斯
普
馬
克
一
再
強
調
：﹁
不
能
希
望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能
夠

建
立
一
種
規
範
，
一
種
現
代
的﹃
世
界
文
學﹄
。﹂

今
年
四
月
杪
，
當
過
五
屆
瑞
典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審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埃
斯
普
馬
克
赴
北
京
講
學
，
途
經
香
港
，
由
瑞
典
翻
譯

家
陳
邁
平
兄
的
引
薦
，
我
曾
對
他
做
了
一
次
訪
問
，
並
承
他
惠

賜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專
著
︵
中
文
版
，
由
陳
邁
平
翻
譯
︶
。

上
述
文
字
，
除
了
是
訪
問
所
得
外
，
還
重
點
參
考
了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原
著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過
去
有
許
多
誤
解
，
希
望
從
上
述
文
字
讓

世
人
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可
以
略
窺
一
、
二
。

譬
如
坊
間
有
不
少
作
家
，
自
稱
是﹁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候
選

人﹂
，
甚
至
印
在
名
片
上
，
並
以
此
招
搖
過
市
。
某
位
香
港
詩

人
更
煞
有
介
事
，
自
己
寫
了
一
段
消
息
，
要
我
刊
登
。

其
實
，
每
一
間
大
學
及
作
家
組
織
都
可
以
提
名
一
名
當
地
作

家
給
瑞
典
學
院
，
作
為
候
選
名
單
考
慮
，
所
謂
候
選
名
單
有
千

千
萬
萬
，
並
不
能
說
明
問
題
。

年
前
，
北
美
有
一
個
所
謂
作
家
組
織
，
年
年
都
向
瑞
典
學
院

推
薦
內
地
作
家
，
並
在
內
地
報
刊
雜
誌
大
事
宣
傳
，
以
示
其
地

位
權
威
，
殊
不
知
不
過
是
虛
張
聲
勢
，
拉
大
旗
當
虎
皮
而
已
。

最
滑
稽
的
是
，
這
位﹁
北
美
作
家
組
織
會
長﹂
，
在
內
地
仍
然

吃
香
。

（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之
十
七
，
完
）

為提高名氣弄虛作假

太
太
剛
剛
驗
眼
，
三
十
多
歲
，
近
視
竟
然
少
了
七
十

五
度

︱
不
是
因
為
她
或
驗
光
師
老
花
喇
，
於
是
朋
友

和
網
友
都
問
起
如
何
能
減
近
視
，
我
們
在
此
分
享
一

下
。太

太
自
生
了
兩
個
孩
子
，
調
理
過
後
，
身
體
突
然
進

入
排
毒
狀
態
。
以
前
曾
聽
過
一
中
醫
說
，
女
人
誕
下
孩
子

後
，
身
體
會
重
新
啟
動
，﹁
新
愁
舊
恨﹂
都
會
跑
出
來
，
這

時
候
更
要
好
好
幫
助
身
體
，
不
要
只
滅
病
徵
。
太
太
爆
發
大

規
模
的
濕
疹
，
頸
及
手
均
無
一
倖
免
，
一
直
吃
着
中
藥
，
情

況
嚴
重
，
左
耳
還
會
有
膿
。

現
在
左
眼
減
了
七
十
五
度
，
她
覺
得
與
左
邊
的
排
毒
有

關
。但

這
當
然
只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驗
證﹂
。
說
回
我
們
的
思

路
，
不
如
由
中
醫
理
論
說
起
。
眼
是
歸
肝
的
，
任
何
清
肝
的

醫
理
，
一
定
會
幫
到
眼
睛
︵
太
太
就
被
中
醫
指
肝
很
濕
，
所

以
爆
濕
疹
︶
。

食
療
的
話
，
龍
眼
肉
、
龍
眼
核
、
枸
杞
子
對
孩
子
不
錯
，

尤
其
是
年
幼
的
近
視
者
，
多
是
肝
腎
較
弱
的
兒
童
。
但
最
好

請
教
中
醫
師
，
每
個
人
的
近
視
問
題
也
不
同
。

有
不
少
報
告
也
說
乳
香
精
油
對
眼
部
問
題
很
好
，
不
少
孩
子
或
老
人

以
稀
釋
精
油
按
摩
眼
部
，
都
有
改
善
跡
象
。

這
也
去
到
我
最
想
推
介
的
方
法
，
就
是
穴
位
按
摩
。
自
己
要
勤
按
睛

明
、
攢
竹
、
魚
腰
、
絲
竹
空
、
瞳
子
膠
、
太
陽
、
承
泣
、
四
白
這
幾
個

穴
位
。
有
些
書
籍
會
提
議
也
按
耳
穴
，
都
是
肝
、
腎
及
目
相
應
的
穴

位
。成

人
還
可
以
做
眼
操
來
鍛
煉
晶
體
肌
肉
，
網
上
有
不
少
教
法
，
都
是

練
遠
近
，
及
全
方
位
運
動
眼
球
。
乘
車
時
可
以
多
練
習
，
又
能
省
下
玩

手
機
的
時
間
。

配
眼
鏡
方
面
，
度
數
不
要
太
準
，
否
則
會
令
眼
睛
太
快
倚
賴
眼
鏡
。

這
給
驗
光
師
知
道
當
然
不
得
了
，
自
己
要
想
想
辦
法
。
太
太
說
若
配
隱

形
眼
鏡
時
多
數
不
會
配
足
，
有
朋
友
又
說
太
清
楚
的
話
會
暈
眩
，
都
可

以
叫
驗
光
師
稍
稍
調
整
。

最
後
，
還
是
老
道
理
，
身
體
是
一
個
整
體

︱
身
體
好
，
任
何
部
分

也
會
自
己
好
起
來
，
之
所
以
中
醫
藥
、
顱
骶
療
法
、
精
油
都
可
以
令
近

視
逐
步
回
復
正
常
。
台
灣
中
醫
師
李
璧
如
就
說
過
，
她
醫
的
案
例
裡
，

有
幾
個
都
是
排
了
寒
，
發
燒
後
，
近
視
和
色
盲
都
改
進
了
。
她
認
為
：

﹁
發
燒
袪
寒
，
讓
因
寒
而
繃
緊
的
眼
周
肌
肉
及
神
經
放
鬆
，
因
而
得
以

回
正
。﹂
小
朋
友
要
多
留
意
，
老
了
才
弄
，
就
要
花
更
多
時
間
了
。

如何改善近視

我
不
是
伯
樂
，
但
我
有
容
人
之
量
。
曾
鈺
成

說
很
佩
服
我
，
實
在
愧
不
敢
當
。
他
到
我
所
主

持
的
學
校
來
工
作
，
我
知
道
他
很
有
本
事
，
而

且
鋒
芒
畢
露
，
一
來
就
敢
於
頂
撞
我
，
指
出
我

的
錯
處
。
我
便
知
道
他
是
一
個
人
才
。
所
以
我

在
未
到
六
十
歲
的
退
休
年
齡
，
便
把
校
務
交
給
他
，

提
升
他
為
校
長
。
後
來
因
為
要
準
備
回
歸
後
的
工

作
，
成
立
民
建
聯
，
需
要
人
才
，
又
把
他
安
排
去
民

建
聯
擔
任
主
席
。
他
現
在
成
為
香
港
政
壇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
全
靠
他
的
本
事
。

人
無
完
人
，
金
無
足
赤
。
我
絕
對
相
信
這
兩
句
千

古
流
傳
的
成
語
。
如
果
要
在
歷
史
中
尋
找
完
人
，
相

信
很
難
。
別
說
古
代
，
現
代
偉
人
不
少
，
以
中
國
來

說
，
孫
中
山
、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
鄧
小
平
，
都
是

偉
大
的
人
物
，
但
也
不
難
找
出
他
們
的
缺
點
來
。
好
像
毛
澤
東

生
前
也
曾
說
過
，
死
後
能
評
他
個
三
七
開
就
很
不
錯
了
。
就
是

說
，
毛
澤
東
這
種﹁
數
風
流
人
物
，
還
看
今
朝﹂
的
偉
人
，
都

知
道
後
人
能
評
他
一
個
七
成
功
績
、
三
成
錯
誤
就
已
心
滿
意
足

了
。
何
況
今
天
，
如
果
評
價
他
，
還
有
許
多
爭
議
呢
。

一
個
單
位
，
一
個
團
體
，
要
形
成
人
才
濟
濟
，
必
定
要
有
各

種
風
格
和
長
處
的
人
物
。
只
有
一
個
統
一
模
式
，
更
甚
的
是
一

群
唯
唯
諾
諾
的
人
物
，
這
個
團
體
不
可
能
興
旺
，
更
不
可
能
成

為
活
力
十
足
有
影
響
力
的
組
織
。
毛
澤
東
駁
胡
風
的﹁
輿
論
一

律﹂
，
實
際
上
他
就
是
提
倡﹁
輿
論
一
律﹂
。
他
批
胡
風
批
過

頭
了
，
後
來
更
是
搞
出
歷
次
政
治
運
動
，
以
至
發
動﹁
文
化
大

革
命﹂
，
終
於
惹
成
一
場
建
國
以
來
的﹁
浩
劫﹂
。

有
的
人
講
的
是
一
套
，
做
的
又
是
另
一
套
，
言
行
不
一
，
這

種
人
多
得
很
。
有
說
以
今
天
的
我
，
打
倒
昨
天
的
我
，
這
種
人

可
說
比
比
皆
是
。
況
且
有
的
人
是
自
覺
的
，
有
的
人
是
不
自
覺

的
。最

重
要
的
是
不
要
把
話
說
絕
，
事
物
是
發
展
的
，
因
此
說
話

要
留
有
餘
地
。
毛
澤
東
說
得
對
，
一
種
矛
盾
克
服
了
，
又
會
產

生
新
的
矛
盾
，
這
樣
，
社
會
才
會
不
斷
前
進
。

一
個
政
治
人
物
，
謙
虛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要
時
時
刻
刻
看
到

和
檢
查
自
己
的
短
處
，
虛
心
向
人
求
教
，
更
要
時
時
刻
刻
注
意

自
己
並
非
完
人
。
驕
傲
使
人
落
後
，
謙
虛
才
能
令
人
前
進
！

論謙虛

全
世
界
總
會
關
注
四
年
一
度
的
奧
運

會
，
我
也
不
例
外
。
香
港
隊
的
運
動
員
固

然
排
在
我
關
注
的
第
一
位
，
無
論
他
們
贏

或
輸
，
我
都
為
他
們
感
到
驕
傲
。
除
了
香

港
運
動
員
之
外
，
今
年
還
有
一
個
選
手
吸

引
我
的
注
意
：
來
自
肯
雅
的
標
槍
運
動
員
尤
里
烏

斯
．
耶
戈
︵Julius

Y
ego

︶
。

也
許
有
些
讀
者
已
經
聽
過
尤
里
烏
斯
的
故
事
。

他
喜
歡
擲
標
槍
，
但
家
鄉
沒
有
標
槍
教
練
，
所
以

他
總
是
到
網
吧
，
觀
看
網
上
的
標
槍
比
賽
、
訓
練

錄
像
，
自
己
摸
索
。
經
歷
過
在
大
賽﹁
包
尾﹂
等

種
種
挫
折
，
他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世
界
田
徑
錦
標
賽

中
奪
得
金
牌
。

我
們
很
容
易
把
他
的
成
功
歸
功
於﹁
熱
愛﹂
，

但﹁
熱
愛﹂
是
萬
能
的
嗎
？
只
要
我
們
熱
愛
某
件

事
情
，
就
一
定
能
令
它
成
真
嗎
？

當
我
們
想
要
達
成
一
個
心
愛
的
目
標
，
就
會
發

出
一
些﹁
意
念﹂
，
驅
使
我
們
向
那
個
方
向
無
限

靠
近
。
中
途
也
許
有
各
種
波
折
，
但
這
些
適
度
的

﹁
意
念﹂
帶
有
能
量
，
一
次
次
把
我
們
帶
回
到
軌

道
上
，
讓
你
得
到
際
遇
，
啟
發
你
突
破
困
境
。
當

然
，
如
果
加
上
你
的
命
格
適
合
發
展
這
個
事
業
，

則
錦
上
添
花
，
此
乃﹁
心
想
事
成﹂
。

一
般
人
對﹁
心
想
事
成﹂
有
誤
解
，
以
為
只
要

拚
命
想
，
就
一
定
能
達
成
願
望
。
其
實
如
果
願
望
太
強
烈
，

容
易
變
成
執
念
，
不
僅
難
以
讓
你
留
在
軌
道
上
，
你
還
可
能

會
誤
入
歧
途
。
最
理
想
的
狀
態
，
是
始
終
有
淡
淡
然
的
願

望
，
抱
着
隨
緣
的
心
態
，
默
默
耕
耘
。
尤
里
烏
斯
就
是
如

此
。寫

這
篇
稿
時
，
奧
運
會
標
槍
決
賽
還
未
進
行
，
目
前
只
知

道
尤
里
烏
斯
進
入
了
決
賽
，
不
知
最
後
能
否
獲
得
獎
牌
。
助

手
笑
問
我
，
要
不
要
等
結
果
出
來
了
再
寫
？
萬
一
尤
里
烏
斯

三
甲
不
入
怎
麼
辦
？

當
然
無
須
介
懷
。
無
論
有
沒
有
獎
牌
，
他
已
隨
緣
進
入
了

標
槍
的﹁
正
途﹂
，
這
項
事
業
永
遠
是
他
熱
情
和
能
量
的
來

源
，
這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也
是
我
最
希
望
與
讀
者
分
享
的
。

「標」中你的路

芒種前後，祖國北方的小麥主產區，晝夜可聽
到布穀鳥兒引吭高唱。布穀鳥兒的叫聲特點是四
聲一度，即：「布穀布穀」、「光棍叨熟」、
「麥秋咋過」、「麥子熟了」、「爭秋奪麥」、
「快快割麥」。布穀鳥的叫聲很悅耳動聽，聲音
並不難翻譯。農民兄弟很懂得恰似人語的鳥鳴，
都會提早準備「過麥秋」了。麥客們也毫不怠
慢，抓住這掙錢的黃金時節，他們會早早地尋找
僱主了。
說到麥秋，有人或許要問，說的是秋天嗎？答
案不是一年四季中的秋天，詞典解釋說，是收割
麥子的時候。麥秋的說法由來已久，古人對麥秋
早有定論。何為麥秋？《禮記．月令》：「（孟
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陳澔集說：「秋
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
云麥秋。」麥秋也謂麥子成熟。《周書．蘇綽
傳》：「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自古以來，農
民都知道，「蠶老一時，麥熟一晌。」養蠶人時
刻觀察即將成熟的蠶，眨眼間蠶成熟了，蠶寶寶
們都會爬到特製的蠶山上去做繭。農民也時刻關
注着麥田，早上來看，麥子成熟還欠點火候，中
午後再看，麥子熟了。
麥秋容不得懈怠。清趙翼《二麥將收連旬大

雨》詩：「麥秋時候連旬雨，天要殺人不用
刀。」農民把小麥視作命根子，就在麥黃時，他
們早已「磨刀霍霍」，時刻準備着「爭秋奪麥」
了。農民最心疼自己的勞動成果，喜歡「麥收寒
天，顆粒飽滿」之季，懼怕惡劣天氣之殃，採取

向老天奪糧之戰。麥秋之際，農民把功夫下在
「搶奪」上，爭分奪秒搶收搶打，來不得半點遲
緩。大自然總是變化莫測，麥秋最怕天氣多變，
「六月天，孩兒臉，說變就變」。一旦風雲來，
冰雹和暴雨會接踵而至，頃刻間，勢必使麥浪滾
滾的田間一片狼藉。
回憶麥秋往事，我老家的農民，對麥秋的勞動

有三種叫法，一種叫做「拔麥子」，另一種叫做
「割麥子」，還有一種叫做「收麥子」。這不同
的叫法，蘊含着時代的變遷。
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農民常說，麥子熟了就
「開拔」，也說「開鐮」。人民公社初期，每到
過麥秋，生產隊長敲罷出工鈴之後，就大聲吆
喝：「社員們，拔麥去了。」社員們不敢怠慢，
成群結隊地來到麥田，在地頭山間依次排列，哈
腰搭手，順着「趟子」拔起麥子。當初的麥田是
旱田，小麥下種後靠自然生長。播種時用的八寸
檔子耬，麥壟稀疏得很，小麥根系也不發達。社
員們不需要費多大的勁，就把小麥連根拔起。每
拔滿一把，在抬起的腳上一磕打，麥根上的土掉
下來了。拔麥子是力氣活，也是技術活，同樣身
體條件的勞動力，付出的力氣有較大差距。在快
手面前，兩壟麥子輕而易舉地被撂倒。那些慢手
可就費勁了，被落在後面且不說，被前面濺起來
的塵土所累，汗水和塵土相遇，弄得灰頭土臉。
地裡的麥子撂倒之後，社員們用肩扛、人擔、車
推、牛車拉，把成捆的麥子運進場院。在攤曬之
前，先鍘掉麥根。攤曬之後，不是人拉碌碡，就

是套上老牛拉碌碡，一連串的工序下來，麥粒收
進了容器。屈指算來，從秋天小麥播種，到來年
麥秋打壓，農民辛辛苦苦大半年，每畝地打下來
的麥子也不足300斤。麥子進了容器，先拉着到
公社糧管所繳公糧，完成訂購任務後，農民才能
分得到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口糧。
人民公社中後期，小麥種植技術進行了革新，
實施了合理密植、良種良方、深耕施肥、引水灌
溉等等，昔日的旱田成了水澆田。小麥引用了科
學種田，越過冬季，來年春天，返青、起身、拔
節、抽穗、揚花、灌漿，一路長來，到了麥秋時
節。社員們看着黃澄澄的小麥，帶着無比的喜
悅，揮動着鐮刀割麥子，那個勞動場面異常壯
觀。割麥子與拔麥子相比，手與麥秸的摩擦顯然
輕了些，但是，腰部的酸楚一點也沒減輕。打眼
看上去，割麥子的人們聚精會神地盯着眼前的麥
子，飛舞着鐮刀，只聽到「噌噌」響過之後，身
後留下了成捆的「麥個子」。割麥子取代拔麥子
是勞動方式的進步，運輸方式也相應發生了變
化。生產條件好的用上了拖拉機，稍微差一點的
也用上了畜力車。肩扛人擔的場面不見了，這不
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吧。麥子運進場院，開始了打
壓程序。大部分生產隊用上了脫粒機；也有的稍
微攤曬，拖拉機拉碌碡碾壓；還有些生產隊用大
牲畜拉碌碡。社員們經過「割、拉、打、曬、
藏」五道工序之後，經過測試，單產小麥產量翻
倍了。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小麥普遍實行了科學
種田，麥田每個環節都是精細化管理，小麥長勢
旺盛。麥秋之季，成方連片的小麥用上了小型收
割機，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小麥的產量
大幅度提高，有的地塊達到了千斤糧。小麥豐收
了，農民笑了，大白饃饃吃上了。
進入新世紀後，大型聯合收割機派上了用場，

專業收割隊跨區作業，到處可見機械化收麥大
軍。大片大片的小麥，聯合收割機開過之後，麥
粒直接進了容器，麥秸打碎還田，成了有機肥
料。聯合收割機的出現，是農業生產方式的一大
飛躍，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省下了麥秋的時
間。那些有經營頭腦的農民，幹起了收購小麥的
生意，開着機動車到村莊收購小麥，有的乾脆到
田間地頭招攬生意。農民兄弟也精明得很，在田
間地頭就把麥粒處理掉，樂滋滋地拿着人民幣回
家了。
時下，麥秋也被「互聯網+」覆蓋，智能化收割

已經興起。種糧大戶們手指輕輕一點，儲存在手
機上的智能軟件即可發送信息，麥客們接收到軟
件發出的指令，即可駕駛機車衝着有需求的麥田
開去。這種訂單式的機收，既省時又省力，種糧
大戶笑了，機收麥客恣了，雙方都從農業信息化
中得到了實惠。
麥秋時節，布穀鳥的鳴叫聲依舊，常規的爭秋
奪麥口訣還在。什麼「芒種前後麥上場，男女老
少晝夜忙」、什麼「麥子入場晝夜忙，快打、快
揚、快入倉」。這些勞作只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發
生，大部分農民都青睞於農業機械化和智能化
了。年復一年的麥秋時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
民，曾經付出了超常
的艱辛，飽嘗了小麥
豐收的喜悅。農民的
艱辛換來了幸福指
數，豐收後的喜悅充
滿着發展生機。時代
在發展，人類在進
步。看吧，再一年的
麥秋，還會有新的話
題呈現。

麥秋咋過

吳
鎮
宇
自
編
自
導
自
演
新
片
︽
費
曼
的

夏
天
︾
，
他
七
歲
兒
子Feynm

an

，
譯
音

﹁
費
曼﹂
，
開
宗
明
義
，
他
兒
子
當
然
有

份
參
與
演
出
。
費
曼
初
出
生
時
，
吳
鎮
宇

對
兒
子
曝
光
保
持
低
調
，
自
與
費
曼
參
與

真
人
騷
︽
爸
爸
去
哪
兒
︾
後
，
吳
鎮
宇
費
曼
兩

父
子
人
氣
激
增
，
吳
鎮
宇
自
己
開
戲
用
兒
子
名

字
作
戲
名
和
讓
他
客
串
，
實
行
父
子
檔
上
陣
，

相
信
是
乘
︽
爸
爸
去
哪
兒
︾
的
效
應
，
善
用
兩

父
子
合
作
的
化
學
作
用
。

電
影
在
旺
角
鬧
市
取
景
，
現
場
所
見
，
久
未

露
面
的Feynm

an

，
長
高
又
長
胖
了
，
一
身
型

仔
打
扮
亮
相
，
可
能
吸
收
了
參
演
︽
爸
爸
去
哪

兒
︾
的
經
驗
，
面
對
現
場
逾
二
百
名
途
人
圍

觀
，
在
鏡
頭
面
前
表
現
淡
定
，
認
真
地
聽
從
爸

爸
指
示
，
輕
而
易
舉
完
成
拍
攝
，
完
全
沒
扭

計
，
未
輪
到
他
的
戲
份
時
，
一
直
留
在
車
內
等

候
，
到
他
出
場
時
，
就
由
工
作
人
員
抱
着
現

身
，
拍
完
再
由
工
作
人
員
護
送
離
開
。
費
曼
表

現
如
專
業
藝
人
，
有
潛
質
繼
承
爸
爸
衣
缽
。

其
實
在
費
曼
拍
攝
前
一
晚
，
電
影
在
同
一
地

點
拍
攝
時
，
發
生﹁
高
空
襲
物
傷
人
事
件﹂
。

事
源
當
晚
劇
組
在
旺
角
拍
飛
車
場
面
，
開
拍
之

際
，
一
名
穿
黑
衫
男
子
突
然
擋
在
路
中
心
阻
礙

拍
攝
，
工
作
人
員
屢
勸
都
不
肯
離
開
，
唯
有
報
警
，
警
員

趕
到
調
停
，
男
子
含
怒
離
去
。
怎
料
及
後
在
電
影
外
景
附

近
一
幢
大
廈
突
然
從
高
處
墮
下
一
支
四
呎
長
竹
枝
和
盛
蒸

餾
水
的
大
膠
樽
，
當
場
發
生
巨
響
，
途
人
爭
相
走
避
，
一

片
混
亂
，
結
果
三
人
受
傷
，
由
救
護
車
送
院
治
理
，
幸
傷

勢
不
嚴
重
。
後
來
警
員
拘
捕
該
黑
衣
男
，
懷
疑
與
案
件
有

關
，
有
指
黑
衫
男
涉
嫌
想
收﹁
陀
地﹂
，
即
收
保
護
費
。

吳
鎮
宇
以
飾
演
江
湖
大
佬﹁
𡃁
坤﹂
而
事
業
更
上
層

樓
，
沒
想
到
熒
幕
上
的
江
湖
大
佬
，
在
現
實
中
遇
上
古
惑

佬
，
認
真
諷
刺
。
見
慣
大
場
面
的
他
未
受
事
件
影
響
，
拍

攝
進
度
沒
受
阻
，
翌
晚
更
繼
續
在
事
發
地
點
拍
攝
，
更
讓

兒
子
現
身
拍
攝
，
對
香
港
治
安
充
滿
信
心
。
涉
案
黑
衣
男

為
他
添
了
些
麻
煩
，
卻
帶
來
見
報
率
，
獲
不
少
免
費
宣

傳
，
吳
鎮
宇
有
運
。

吳鎮宇拍新片遭勒索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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